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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战斗的现场报道 

《伦敦新闻画报》1911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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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媒体的辛亥记忆 

秦风老照片馆        徐家宁 

  古 籍 馆   徐亚娟  彭福英 

 

20 世纪初，以报纸为主体的中国新闻事业迅速发展，辛亥革命及其前后的一系列事件，都得到了

充分的报道，留下了身处激流中的人们对于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的观察与判断。西方媒体，比如各种

图文并茂的画刊，则以旁观者角度记录了革命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观察辛亥革命的另一个视角。其

时，摄影器材及技术已日趋成熟并引入中国，因之保存了大量图像资料。这些当时以新闻面貌出现的

图文资料，在今天看来，实为别具意味的历史记忆。本次展览除了大量晚清民国的书籍稿本、印本、

名人手札以外，许多珍贵的老照片、画报、报刊、漫画形成了一幅别具特色的风景，为观众提供了更

为直观的历史资料。 

英藏老照片：晚清映像与辛亥革命 

19 世纪中叶以来，尤其是 1860年以后，由于外国摄影师获得了在中国到处旅行的特权，越来越多

的西方人开始以影像纪录中国，至 20 世纪已蔚然成风。如今，我们对晚清及民国早期的记忆，很大程

度上依赖于欧美人拍摄的影像资料。也因有此，我们对这段历史生活的方方面面，才有如此直观而具

体的体验。 

1911 年 10 月，辛亥革命终于爆发。在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炸弹意外爆炸，这一事件成为革命的

催化剂。革命军并不是坐等清兵的逮捕，而是发动了革命。由于事发突然，加之当时中国的新闻发布

还没有条件做摄影报道，只有几个驻华的主流媒体和驻汉口的领馆人员用相机记录了中国近代史上这

一重要事件，为 1911年中国发生的特殊事件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历史图证。这些由不知名的摄影师拍摄

的照片集中反映了武昌起义之后，荫昌率领的新式清军对革命军的围剿情况，其中既有革命军的身影，

又有清军阵营的景象；既有激战后武昌、汉口的惨状，也有租界内德国水兵的掠影。《汉口大火，火势

凶猛》（Hankow fire at its height, 30 October 1911）、《汉口革命军》（Rebel soldiers at Hankow, 

1911）、《九江革命军作战的舢板》（Rebel war junks at Kiukiang, 1911）、《革命军的三英寸大炮正

在开火》（Rebel 3-inch gun under fire, Hankow, 1911）等照片，均以多元的视角全面而生动地向

我们展示了西方人眼中的辛亥革命。另外，由伦敦传道会的伯纳德·厄普沃德（Bernard Upward）拍

摄的《正在剪头发的剃头匠》（Itinerant barber cutting man’s hair, Hankow, 1911）描绘了辛亥

革命爆发后，剪除长辫子命令开始实行的前一天，汉口街头一个剃头匠正在给顾客剪头发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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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画刊中的辛亥革命 

在辛亥革命过去整整100年之后，对这场革命的回顾，对它的历史价值的评估，必然离不开对于革

命前后各种细节的追究。其时的中文报纸和时人的记述，提供了处于局势之中的国人对周遭的观察；

此外众多外国报刊也辟出大量版面，以旁观者的角度和专业的新闻素质，对革命的萌发与发展积极跟

进。西方报刊对新闻的敏感性，使得他们的报道常常包含与主题事件相关的各种背景资料，也包括对

事件过往的分析和未来走向的预测。以后来的发展来看很多分析和预测不见得准确，但在当时，总有

相关的事实或现象作为他们判断的依据，一些可能是很细微的东西，在今天或许正好能为历史大拼图

补上缺失的一小块。 

20世纪初，以图画为内容主体的各种画刊颇受欢迎。自从1842年创刊的《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开创这一新的报道形式之后，在英国陆续有《泰晤士画报》（Illustrated 

Times）、《星期画报》（The Illustrated Weekly News）、《图画报》（The Graphic）、《环球报》

（The Sphere）、《黑白画报》（Black & White）等画报问世；在欧洲大陆，有法国《小报》（Le Petit 

Journal）、《小报》增刊（Le Petit Journal Suppléement Illustré）、《画报》（L’ Illustrations）、

《小巴黎人》（Le Petit Parisien）、《世界画报》（Le Monde Illustré）、《求精报》（Excelsior），

比利时《爱国者画报》（Le Patriote Illustre），意大利《意大利画报》（L’ Illustrazione Italiana），

西班牙《艺术画报》（La Illustracion Artistica）等。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伦敦新闻画报》发行

了美国版，同时还有《格利生画报》（Gleason’s Pictorial）、《鲍洛画报》（Ballou’s Pictorial）

等本土报纸。 

众多画刊共同的主旨，是以图画的方式讲述新闻故事。图画的具体形式，从早期的木刻版画、石

印版画到后来直接由照片转印，紧随技术发展的脚步。各画刊各自不同的特色，则主要表现在内容的

偏重和版面的安排上，如《伦敦新闻画报》偏好用整版的大幅图画来表现重要事件，或是用紧密排列

的多幅图像来对事件进行多方面的叙述；法国的《画报》则多采用图文混排的方式，以详细的文字报

道为图片做注解。总体来说各种画报都尽力呈现丰富的视觉内容，为读者提供轻松愉快的阅读体验，

因而很多画报都极具影响力，受到各阶层读者的欢迎。 

辛亥革命爆发时，欧美及日本各大报刊都对局势的发展作了及时的报道。武昌起义爆发后第三天，

《纽约时报》即刊登了《武昌爆发共和革命，共和国体有望成立》、《大清政府紧急调兵支援汉口前

线》、《清国驻美使馆称国内形势非常严峻》等三篇通讯，并有标题为《清国革命旨在推翻满清三百

年统治》的述评。此时电报、电话这些现代通信技术已得到普遍使用，但据莫理循的讲述，当时驻华

记者采集的新闻，经电报发回本国后，交由专人写成通讯再作刊登，整个过程会导致一两天的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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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各种画刊，由于照片的递送依然通过邮路，因而来自革命现场的画面最快也在两三个星期以后才

刊登出来。在此之前关于武昌起义以及相关事件的报道，多配以早前的旧图，如孙中山的肖像、溥仪

父子的合影、汉阳兵工厂及铁厂、新军的训练与装备以及中国各地的风光民情等；另有一些根据文字

叙述绘制的插图，用以描绘革命中的某个场景。到11月中旬以后，各大画刊都有来自中国的照片大量

刊出，从武汉到南京、上海，再到北京，取自多种角度的图片从中国各地汇集起来，为这场革命提供

了一幅日益完整的视觉图景。 

1911年10到12月间的武汉，是全中国以及外国媒体关注的焦点。革命军与清军在武汉三镇的战斗，

从10月下旬持续到11月底，一开始革命军占有些许优势，待清军的主力从北方开到之后，革命军逐渐

退守。随着汉口、汉阳相继失陷，武汉战场上的共和革命可以说是陷入了困境。这期间各画刊对武汉

地区战况的图文报道，除了被烧毁的城区和府衙、遭到破坏的铁路、逃难的民众这类常见的战争场景，

对战斗双方两支军队的关注，从报道和照片的数量来看，显然是偏重于革命军一边。这种态度实际上

可见于辛亥革命前后几乎所有西方报刊对中国局势的报道。革命军在成功占领武昌之后，于10月13日

即给驻汉口各领事馆分送了照会，承诺保护在汉口外国人的权利和财产，以避免招来外国的干涉。虽

然战争真正打起来的时候枪炮不长眼，汉口的使馆区并没有成为战火之外的“绿区”，但革命军作出

的表态，还是使得各国将这次的革命与11年前的义和团区分开来。随着局势的发展，驻汉口各国领馆

保持中立的态度日趋明确，善于审时度势的各国媒体，自然能捕捉到官方那些即便不算正式的表态。

因为相较于一个羸弱又孤傲、顶着数千年传统体制的重负而难以迈进的旧式中国，一个在思想和制度

上与西方世界趋同的共和中国，或许更有助于西方各国在远东实现他们的利益。因此谁都没有必要在

中国正在进行的这场革命中扮演拖后腿的角色。 

武汉之外政治局势与各种事态的发展，其实比武汉三镇的战斗更关乎共和革命的走向。10月28日，

法国的《画报》将目光投向了河南北部的一个小城彰德，在这里“隐居”着一位足以牵动整个时局的

大人物袁世凯。袁于1908年被谕令罢免所有职务“回籍养疴”，但他一手建立起来的新式陆军北洋六

镇，依然由他的众多亲信统率。武汉情势紧急时，清政府一面急调北洋军驰援汉口，一面重新启用袁

世凯，希望他的出山能够平定目前的乱局。清政府于10月14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统领军事，袁

一开始虽借故不出，但敏锐的西方媒体和对朝中政治力量有所知闻的人们都看到了关键所在。袁世凯

在辛亥革命以及共和建立之后的数年间，都以中国第一实权人物的形象出现在各种西方画刊上，关于

他的报道涉及他的官场生涯、复出的经过、1912年1月16日遭炸弹刺杀事件、就任大总统后的各种活动，

此外他在北京锡拉胡同的宅第、身边的侍卫以及剪辫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也都登上了西方的画刊。 

孙中山是辛亥革命期间媒体关注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与袁世凯不同的是，他的声誉和地位并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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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权力，而是来自多年坚持不懈地对共和革命的宣传和实践。早在1896年，孙中山就因“伦敦蒙难”

事件登上了英国《图画报》；武昌起义爆发几天后，《图画报》增刊在报道中国刚刚发生的革命时，

即预言孙中山有可能成为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法国《求精报》在12月29日专文介绍了孙中山的革命

历程，并刊登了他与欧洲革命同志的合影。作为一名与西方交往颇深的政治人物，他的夫人、子女也

在一些画刊上出现；在他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他所参与的一些重要活动、政治事件，更是经常性地

将他带入西方读者的视野。外国人对中国持续的兴趣点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即清朝的皇室。从第一

次鸦片战争时的道光皇帝到慈禧太后，每一任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和宫廷里的实权人物，都以某种形象

在西方画刊上出现过。到辛亥革命时，皇室的保留与否已经是一个过时的话题，因为不但革命党人的

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很多长期坚持君主立宪的立宪派人士，也积极地加入到要求建立共

和国体的队伍中来了。此时命悬一线的清朝皇室，以5岁的幼帝、弱势的太后和几位不足以应付局面的

少年亲王的组合，于内于外都难以获得足够的支持。1911年11月18日的英国《环球报》，通过满人统

治中国的历史简介，道出清末满汉矛盾的本质。其他画刊上关于皇室成员及其活动的报道，尤其在1900

年以后，总是与各种危机相关联，似乎一有大事发生，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今的清朝皇室是否

有能力处理危机，并且让自己生存下去。这或许可以看做是外界对皇室的信心日渐减少的一种证明。 

西方画刊对革命中的中国社会的观察，当然不限于战争、政局以及政治人物的各种亮相。几乎所

有介绍辛亥革命的书籍，都会论及一个话题，即这场为中国历史翻开了新一页的共和革命，在文化和

地域上到底进行到何种程度。在偏远的农村，革命多半并未波及，而且一场突发的革命，远不能给传

统的中国社会带来即刻的转变。而在上海这样开埠已久的大城市，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标志物已经是随

处可见，这些变化并非由革命带来，而是外部世界长期的影响所致。因此在从帝制到共和的巨变之外，

古老的中国显然还需要经历一个起点不同、步伐不一的社会变革的过程，众画刊对当时中国整体形势

的解析，也涵括了社会生活中未受革命直接影响的一些方面。 

总览1911到1912年的各种西方画刊，在所有有关中国的报道里，每一幅照片、插图，都重现了辛

亥前后某一段显著或是被人忘却的史事。其中的观点与角度，除去少数必然存在的偏颇与误读，多数

时候都体现了专业的新闻采编者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把握和判断，是我们今天全面认识辛亥革命

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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